
鞠丙南站在四方楼前。 � 杨锐 摄

������鞠丙南，初中文化，农民。
《黒堡》，100 万字，揭露日本 731 部队罪恶的长篇小

说。
“我就是在 731 部队废墟边长大的孩子。 ”
“我身边有很多在 731 干过的劳工，那些事从小就

听说过。 ”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要把它记录下

来。 ”
……
鞠丙南就是这个农民，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翻烂了

3 本字典，访谈周边“乡亲”，在亲历者回忆的基础上加工
而成《黒堡》。

与一个中国农民自发对历史的“重现”相比，日本对
这段历史，始终采取遮掩的态度。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对 731 的罪行并不全部了解。
而战败的日本， 也直到 2002 年才首次承认了 731 的存
在，以及部分犯罪事实。

无论如何，历史的细节，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从未抹
去；历史的真相，总会以各种方式，被一一呈现。

鞠炳南便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众多努力中的一个。

证明
鞠丙南的历史责任感，源于那年的秋白菜销售。
1989 年秋，和往年一样，鞠丙南驾驶着租来的“四轮

子”从平房区来到哈尔滨市最繁华的南岗区卖白菜。
虽然读书不多，但从小酷爱读四大名著的鞠丙南卖

白菜也要有点儿不一样。 他编了一套顺口溜，边喊边招
呼顾客。

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当天停车卖菜的地方，
就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之家门前。 当天，他的一位
顾客———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李玉发听了鞠丙南的
顺口溜，夸他很有文采。

闲聊中，得知鞠丙南来自平房，李玉发说了一句“平
房有 731 啊，应该好好写一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731 对于鞠丙南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我就是在废墟

边长大的孩子。 ”
鞠丙南的家在 731 部队旁边，他读书的 25 中学，用

的就是 731 部队遗留下来的大楼。
在鞠丙南的家里，也有很多 731 部队遗留下来的物

品。 手术刀、铁托盘、广口瓶……而两面日本“太阳旗”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两面旗上的太阳特别大，不像今天的日本国旗，
白边多，红点小。那个时候是白边很小，红点儿特别大。 ”
在鞠丙南看来，这显示出当年日本人的野心。

本来，这两面结实的日本国旗是被鞠丙南的母亲用
来当“包袱皮儿”。

所有这些物件都是 731 部队败退后，鞠丙南家里的
老人们从废墟堆里捡回来的。

731 部队的主体结构虽然炸毁了，但是，留下的惨痛
记忆却永远也不能被销毁。

1953 年出生的鞠丙南，从小就生活在一群前 731 劳
工之中。 他们中，有的是他的亲人，有的是邻居，有的是
隔壁村屯的“屯戚儿”。

大约六岁时的那个春天，鞠丙南记得自己和几个小
朋友在大街上玩，看到一个人面庞焦黄、五官痴呆，裤脚
不停地往下滴着尿水。 大一点儿的孩子认得他：“这是老
李家的大傻子，还尿裤裆。 ”

于是，一帮孩子就跟着喊：“大傻子，尿裤裆，大傻
子，尿裤裆。 ”

对于孩子们的嘲弄，“李傻子”毫无反应，只是从喉
咙里不停地发出“吭吭吭”地声音。

回家后，鞠丙南告诉了母亲这件事。 “我妈告诉我，
不许再去欺负人家，那人在 731 部队当劳工时，被日本
人迫害变傻了。 ”

这一幕，给当时还是孩子的鞠丙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这么多年来，他翻着字典写小说，利用各种机会去
采访，自己掏钱出书、印书，从黑龙江骑自行车一路到广
州推广自己的书，现在每天在日本兵曾经住过的宿舍楼
下摆摊卖书……这一切一切的付出都是因为———“这就
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在鞠丙
南看来，父辈们去 731 部队做劳工的经历，就是对日本
侵华罪证最有力的证明。

“友协”
哈尔滨市平房区本没有友协大街， 石井部队来了，

“友协”也就出现了。
平房区名字中的“平房”二字，并非指今天与楼房相

对应的那种建筑。
731 历史研究专家金成民先生在他的著作 《日本军

细菌战》这样记载———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在吉林通往哈尔滨、阿

城的驿道上，有一个经常饱受盗匪骚扰的“义和屯”。 抗
匪成功的义和屯村民为了祈求安康，将“义和”二字改为

“平房”，希冀平安、吉祥能够降临这里。
这种美好的愿望在 1933 年被终结了。
那一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修建拉滨铁路，在平房屯

附近设置一个小站，称“平房站”。
1935 年，平房站以北 4 公里的地方被一伙来自石井

部队的人勘测、圈占，随后开始大兴土木，1940 年完工。
彼时，周围的老百姓只知道这里叫做“关东军防疫

给水部”。 其实，这只是日本 731 部队的一个假名字，这
里的首领自然就是石井部队的负责人———臭名昭著的
石井四郎。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 731 部队之前，石井部队曾
于 1932 年在距离哈尔滨南约 70 公里的“背荫河”建立
过一座“中马城”。 当地百姓认为“中马城”是一座兵营，
或是一座监狱，其实，那是“大日本帝国”为了扩大其细
菌生产规模而在中国建立的一个细菌实验基地。

后来，由于抗联力量的介入，“中马城”的秘密被曝
光。 接二连三地出事后，“中马城”里的“事业”被石井部
队搬迁到了哈尔滨市的平房区。

为了掩人耳目，这个细菌工厂对外叫做“给水部”。
通过多年的走访、积累，鞠丙南在写《黑堡》三部曲

的同时，也做了一个个木质的模型。
在一个黑色木盒里，731 部队的各种设施都微缩其

中，就连街道名字的变迁都清楚地一一标注。
“这条‘友协’大街就是当年日本人修建的。 ”鞠丙南

指着模型说，从采访过的近百名劳工讲述中他得知，731
部队当年采取了不少“友协”政策来迷惑当地人。

731 部队在平房区划定的区域周边共有黄家窝堡、
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等六个
村屯。 在这些村屯老百姓的眼中，他们看到的并非是细
菌工厂的建立。

“玻璃器皿厂、被子厂、酒厂、鞋厂、糕点厂、铁匠炉
……”在鞠丙南的记忆中，父辈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个
新鲜的、稀奇民营经济实体的发展。

“尤其是那个卡拉比丝汽水厂，生产的汽水一打开
还冒蓝烟儿。 ”

但实际上， 这些民营经济起到的是一石二鸟的作
用：一方面，满足当地日本兵及其家属的生活所需，另一
方面，这些厂子里生产的物品也都用于细菌试验。

同时，为了不引起当地老百姓的怀疑，731 在“抓劳
工”方面对当地六个村屯的村民也有“优惠”。

据不完全统计，731 部队在平房区从建立到灭亡共
强征中国劳工 5000 余人，死在平房当地的 3000 余名劳
工都是外来的， 而本地的 2000 余名劳工在饱受摧残后
不少人都得以生还。

等级
劳工和劳工也是不一样的。
在鞠丙南的《黑堡》中，劳工分为“高劳”、“普劳”和

“低劳”三个等级，实际上，在 731 部队，不同的劳工也被
施以不同的对待。

所谓高级劳工（“高劳”）主要指来自平房区当地村
屯的劳工。

“当年日本人通过中国人治中国人，通过控制我们
当地一些头头脑脑的人物，来逼各家各户出劳工。 ”一些
实在出不来劳工的家庭，“经过批准可由男性少年代
替”。

鞠丙南的大爷就是被“逼”去当劳工的。
“1940 年，屯里通知，家里一个儿子的，每年去给日

本人当 4 个月劳工，后来改为半年。 家里有两个以上儿
子的，每家必须出一个劳工，常年在那里干活。 我父亲那
辈兄弟、姐妹各三人。 大爷最大，但是说话不太利索，爷
爷就让他去出当劳工了。 ”

鞠丙南的大爷从 1940 年一直干到 1945 年 731 部
队垮台。 和其他高级劳工一样，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伺候
日本兵和他们的家人。

“扛米、挑水、运煤，反正就是给人家当杂役。 ”从
1982 年开始，鞠丙南和无儿无女的大爷一起生活，一直
到 1999 年老人去世，他经常听老人讲那些悲惨的经历。

“小鬼子说翻脸就翻脸，有时候忘了向他们问好都
要挨打。 他生气了不动手打你，让两个中国人互相打嘴
巴。 ”鞠丙南说，日本人的这种惩罚方式叫做“打协和”嘴
巴。 要求你打我狠，我打你就得更狠。

“打轻了，日本人就上手拿鞋底子抽。 他们就是通过
中国人‘收拾’中国人。 ”

比“高级劳工”低一个等级的是普通劳工（简称“普
劳”）。

“普劳”大多来自锦州、海城、赤峰、黑山、佳木斯等
地。与“高劳”可以通勤回家不同的是，731 部队对“普劳”
的管理更加严格。 他们单独编队，不准与当地的“高劳”
接触，不准离开 731 部队驻地，上下班由日本士兵武装
押送，食宿起居都要受到日本兵的监视。

“普劳”的来源除了人们在以往电视剧中看到的，一
条大街忽然封住，随后就开始抓人这种方式外，更多的
时候，主要就是靠“骗”。

赵殿起，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退休工人。1936 年，生活
无着落的他和同乡从河北逃荒到锦州，流浪一个多月找
不到活干。 直到有一天，他听说哈尔滨要建工厂，正在招

建筑工人，“到那里吃大米、白面，工钱高。 ”
赵殿起和 100 多人报了名，从锦州上了一辆车厢上

锁的闷罐车。 一天两夜的火车路途中，他的手中只有三
个高粱米面、苞米面和橡子面混合的窝窝头。

所谓的工厂，其实就是 731 部队的工地。
搬石头、倒砖、筛沙子，一日三餐根本见不到之前说

的大米白面，只有限量的窝窝头和土豆白菜汤。
由于有日本监工看守，加上工地周围的电网，很少

有人能够逃得出去。 赵殿起显然是幸运的，他和两个老
乡利用一次上厕所的机会钻出了铁丝网，躲过了日本兵
开枪射击，脱离了险境。

在所有劳工中，最悲惨的要数“低劳”———这是一群
来自乌奴耳的劳工。

1944 年春季，日本关东军为了防备远东的苏军进攻
东北，加紧修筑军事工程。 通过夜间入户抓人的方式，在
当时伪锦州省所辖 12 个县抓走了 1000 余名劳工到当
时的伪兴安北省乌奴耳(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附
近)修筑军事工程。

在沉重的劳役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下， 待劳工期满
时，只剩下了 800 多名劳工。

随后，这批劳工又被当年在 731 部队当翻译的李初
亭以“和你们都是老乡，给你们找份挣钱的活干，就别回
家了”为名骗到了 731 部队。

在从乌奴耳到哈尔滨的途中，5 名劳工不幸身亡。两
人的尸体被扔下火车，另外有 3 人的尸体，在火车到达
哈尔滨平房区的时候，被当着所有乌奴耳来的劳工面点
火焚烧。

有研究显示，这批乌奴耳来的劳工，除了在 731 部
队继续饱受重体力劳动的摧残外，还有人被当做“实验
材料”，成为细菌试验的牺牲品。

据统计，这批来自乌奴耳的 800 余名劳工，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时，仅剩下了 50 多人。 而骗他们来的翻译官
李初亭，也在 731 部队溃逃之前，被他所服务的日本人
枪杀，只留下他的媳妇在家嚎啕大哭。

暴露
“731 部队的四方楼，是 731 部队秘密中的秘密。 每

一个进出这里的人都要与存档照片反复比对。 ”2015 年
8 月 15 日下午，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一位讲解员如此向游客解说。

当天上午，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 731 部队罪证陈列
馆全面开放仪式举行，与此前的部分开放相比，此次全
面开放除了增加一个“黑盒子”建筑外，“四方楼”遗迹的
开放展出也成为了一个新亮点。

被称为“秘密中的秘密”的“四方楼”是由四栋建筑
组成的“口”型楼，建筑面积为 15000 平方米。

“四方楼”是整个 731 部队的核心恶魔区。 在这个日
本警备队昼夜把守的院落里，分布着一个个细菌研究机
构。 “四方楼”的地下通道可以直接通往监狱、各个实验
室、解剖室、焚尸炉。

为了保证“四方楼”内的秘密不外泄，731 部队规定
平房站前后约 60 华里铁路线上， 火车路过时必须挂窗
帘，严禁旅客向外张望。 而一些曾经参与过“四方楼”秘
密工程修建的劳工，也在工程结束后被投入监狱变成了
“马路大”（日语“圆木”的意思，用来指称被当做“实验材

料”的被害者）。
由于“四方楼”被严密防守，不许随便进入，所以，到

了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垮台后， 仍然有当地的一些曾
在 731 工作的劳工不敢肯定，这里到底是否进行过细菌
试验和生产。

劳工侯发安回忆，他在 731 部队服苦役时，一个日
本技师让他帮忙把一个白布包裹送进四方楼。 进楼时，
侯发安的眼睛被蒙住。 走到一个规定的地方后，日本技
师让他原地等候。

等了好久，日本技师都没回来，侯发安偷偷地把蒙
在眼睛上的布帘掀开了一条缝，朝中心走廊走去。 走廊
里挂了许多布帘，刚掀开第三个布帘的时候，一个日本
兵突然出来，问他看到了什么。

还没等回答，几个大嘴巴就抽了上来。 被赶出四方
楼后，之前的那个日本技师也出来找到了侯发安。 发现
他离开了之前规定的地方，又把他痛打了一顿。

没有不透风的墙。
实际上，最早发现 731 秘密的除了那些不幸身亡的

“马路大”之外，恐怕就要属劳工了。
在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关于 731 部队罪证的书籍中，

劳工们的讲述成为了一个个重要证据。
1943 年 5 月的一天，在 731 部队高等食堂做饭的伙

夫付景崎等三人在打扫卫生时有机会进入了四方楼。
因为平时有人看管， 这次进入使得付景崎非常好

奇。 他趴在一楼的玻璃上往里面看，可是什么都看不清
楚。 于是，他搬来了刷墙用的梯子，爬到了二层楼的地
方，透过玻璃往里面看。

“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围在一个机器旁，机器上
的轮子飞速转动，鲜红的血浆溅在他们身上。 ” 付景崎
看到的这个场景是在研究血清。

付景崎偷看的这一幕正好让日本工头工藤抓了个
正着。 尽管他一再辩解自己是去擦玻璃，但工藤还是看
穿了他的谎言，抡起铁锨把他打晕在地。

工藤以为付景崎死了， 于是就让劳工送他去焚尸
炉。 劳工们半路偷偷把他送回家，回家途中，付景崎醒了
过来，算是捡回一条命。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
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日本军方发出指令， 要求 731

部队准备撤退。
溃退前，731 部队开始大量炸毁设备设施，焚烧档案

资料，虐杀用于做试验的“马路大”，企图将 731 部队的
秘密“带到坟墓里”。

为了销毁证据，1945 年的 8 月 13、14 日两天， 日军
多次试图炸毁“四方楼”。 但由于楼梯坚固，打到墙上的
炮弹甚至被弹了回来。 最后，是通过工兵多处安装炸药，
才将这座楼摧毁。

但是，谎言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埋葬。
2015 年 8 月 15 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新馆正式开放。
与之前的老馆相比，5000 平方米的展馆面积比原来

的 800 平方米翻了几倍，接待能力也从原来的同时接待
几百人提高到 2000 人。

8 月 15 日、16 日两天，新落成的 731 展馆门前排起
了长龙，馆方必须采用间歇式放行的方法来维持秩序。

10050 件文物，654 张历史照片，69 个示意图，22 个
表格，8 个模型，7 处场景，38 段视频，8 小时 731 原队员
证词，1005 页档案，20 本图书资料。

这个外表呈现出不规则方形的黑色新建筑，有一个
特别的名字：黑盒。

黑盒，取意于记录飞机飞行数据的黑匣子，旨在真
实记录 731 部队反人类罪行。

挖掘
70 年前的 8 月 14 日，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座“四方

楼”发出巨响，一个人坐着飞机在空中查看，大楼是否被
炸毁。

70 年后的 8 月 14 日， 二战战败国之一的国家领导
发表讲话， 大谈 “和平”“法治”“痛惜”，“反思” 那段历
史，。

第一个人叫石井四郎，他希望用炸药把“四方楼”内
隐藏的 731 部队的所有秘密都带到坟墓里去。

第二个人叫安倍晋三，他在承认日本战争使中国的
无辜百姓受苦遇难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粮食不足等
原因”。

他们都来自日本。
他们都在试图隐瞒———隐瞒一场战争给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沉痛灾难。
只不过，今天，这种隐瞒不再必须使用坚船利炮，更

多的是使用讲话、美化以及修改教科书等更委婉、更巧
妙也更隐蔽的方法。

时间会让真相模糊，与谎言的斗争才更加艰巨。
8 月 16 日，鞠丙南在排了 40 多分钟长队之后，终于

进入了 731 展馆的黑盒内。
在展馆内，他不停地四处搜寻，本以为自己之前捐

给该馆的一套三本《黑堡》书和 731 部队沙盘模型会出
现在展馆内，但是，参观完毕后他也没有找到。

站在馆内的巨大沙盘上方，他熟练地指着沙盘说出
每一处建筑的名称，甚至还对一处建筑的摆放提出了一
些不同意见。

直到看到了摆放在馆内的几个培养老鼠的破筐，鞠
丙南一下子来了精神。

“我家原来有这么两个破筐，是我捡的，送到这儿来
了。 ”

在鞠丙南的家里，有一个塑料布包裹，里面是他写
《黑堡》的手稿。

每一本 30 页，每一页 400 字，总共 70 本。 这些是鞠
丙南将书稿反复修改后重新的。 2009 年以来，他每次送
到出版社编辑手中的，就是这些手抄稿。

“之前的好多草稿都被老伴当废纸给卖了。 ”留下的
两本草稿，都是写在一些废旧的票据单后面。

鞠丙南的床上， 密密麻麻堆了两排书———除了散
文、小说之外，更多的就是关于 731 部队以及细菌战的
书。 每一本书都包上了花花绿绿的书皮，书脊上写着书
名。

鞠丙南的《黑堡》三本书分别出版于 2009 年、2012
年和 2014 年。 现在，这些书中的很大一部分整齐地打着
包，堆放在家里。

2009 年《黑堡》（上）出版后，鞠丙南曾经骑着自行车
一路从哈尔滨到广州。 随身携带的，除了必要的换洗衣
物，其它的就是这些书了。

“我把书留在了很多地方，比如各地的文联，希望能
够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都没人和我联系。 ”鞠丙南还特
意给一些路过的地方政府留了书。

“政府大多数都进不去，我就留给门卫或者收发室
了。 ”

一度，鞠丙南的《黑堡》三部曲在 731 展馆中展出
过，他当时也为此兴奋了一阵。 但是没多久，这三本书又
被撤下了展柜。

“有专家认为我这三本书写的不严肃。 ”鞠丙南至今
还留着一份报纸，上面的标题是———专家认为，鞠丙南
的这三本书“或有价值”。

在堆放新书的房子里， 还有一个木工工作的案台，
上面摆放着刀、锯、木板、胶水等工具。

根据查找到的资料，鞠丙南做了大大小小六个呈现
731 部队位置全貌的模型。

最近，鞠丙南每“弄”出去一套书，就会附赠给人家
一个模型。

就在今年“8·15”之前，鞠丙南把自己写的《黑堡》三
部曲以及一个最大的模型送给了平房区政府。 另外一个
大沙盘他送给了即将开馆的 731 新馆。

在排队等待进入新馆之前，鞠丙南坦言，他也不确
定人家会不会把他捐的沙盘展出来。

“可能做的比例不准确，可能做得太粗糙，不展出来
也是正常。 ”

在参观过程中， 鞠丙南始终在寻找自己的捐赠物
品。

虽然，自己的很多工作都不被专家认可，但是老鞠
并不气馁。

2010 年， 鞠丙南家所在的正黄旗三屯土地被征，他
也得到了一笔不少的补偿款。

“我想把我的书拍成电视剧，结果一问钱，人家说我
那点儿钱连个有名的演员都请不来。 ”采访中，鞠丙南还
反问记者：“你认识张艺谋吗？ ”

（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迟嵩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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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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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作为一个特殊的代号似乎没人不知道它与细
菌战、人体试验之间的关系。

然而，作为 731 这个罪恶工厂的头目石井四郎，在
日本战败后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直到 2002 年，日本
方面才首次承认 731 部队的存在，以及部分犯罪事实。

好在，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写就，上千中国劳工，他
们点滴亲历共同完成了对 731 罪行的真相揭露。


